




高烛独照，烛影轻摇。室内一老一少，正端坐几之两方对弈，在

子夜里一攻一守，一守一攻。

他们弈棋时很专注，白眉黑眉俱下沉又上扬；两人也在说着话，

说话的声音很低。

只听得那老的一声喟叹：“无情，你的棋艺又有精进了。”

那少年静默一阵，然后道：“世叔若下杀着，半盏茶时分我必败

。”

那老人笑了笑，道：“无情，你才不过二十出头，但心思慎密，已逾

四十之龄。不过，你自己倒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年少老成，痛苦

自寻。”

那少年毕恭毕敬地道：“弟子不是着意执迷，而是勘不破。”

那老者垂眉笑道：“你杀孽重，自然勘不破。”

忽然间，窗棂破裂，木条震飞，三名黑衣精悍的汉子，同时掠了进

来，分三个方向把这一老一少两人包围。

冷冷的月光洒进来，少年一抬眼，锐气暴射，又垂目道：“如何消

弭杀孽，勘得破红尘？”

那老者连目也没抬，静静地道：“何须消弭杀劫？不必勘破红

尘！”

那三名黑衣人掠了进来，杀气顿盛，本来稳稳地站在那里，但见

二人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内，早已沉不住气，其中一名暴喝道：“你

是诸葛先生？”

那老者叹了口气，拾起一粒白子，下子一着，道：“该杀的，还是要

杀的。”

那少年白衣微微一动，薄如剑身的唇紧紧一抿道：“是！”

那发话的大汉忍无可忍，怒叱道：“我不管你是谁，枉死城中，可

别怪我！”呛然出刀，刀风虎虎，直劈老者的后脑，这一刀劈出，攻七分

守三分，遇危时有五记变招，不敌时可以前封而后退。这一出手，便

知其人在江湖上必是成名刀客。

老者还是没有动，眼看刀就要劈中老者的后颈时，那白衣少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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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的对付的虽是诸葛先生，但眼见那少年一出 手

剔眉毛，杀气大盛，袖一扬，白光一闪，这黑衣人惨叫一声，叫声未断，

人已毙命。

自衣少年仿佛连动都没有动，仍端坐在几旁。

黑衣人横尸地上，咽喉多了一枝蓝光闪闪的精钢白骨追魂钉。

其余两名黑衣人大惊失色，互觑一眼，一人反手拔出九节蜈蚣

鞭，一人倒抽出一口缅刀，一左一右，左击老者，右攻少年。

那少年冷冷地道：“对诸葛先生无礼者死！”

九节蜈蚣鞭已向诸葛先生迎头盖下，那少年一说完，忽然全身一

震，又是白光一闪！

那使九节蜈

便毙了自己的伙伴，所以注意力乃集中在少年身上。

那少年一震，使九节蜈蚣鞭的大汉立时化攻为守，但意念甫生，

白光已至，胸前一痛，垂目一望，一支钢镖已深深嵌入胸中。

这大汉惨叫道：“你⋯⋯你是⋯⋯你是无情？”

那少年仍在烛火摇晃中注视棋盘，诸葛先生回头叹道：“他一向

杀人无情！”

大汉仰天而倒，另一名使缅刀的大汉，那一刀早砍不下去了，左

右一望，倒飞向窗逃去。

诸葛先生长叹道：“回来。”

了他！

他说“回”字的时候，人仍在几旁；说“来”的时候，人已在窗前，那

使缅刀的大汉几乎撞

使缅刀的大汉惊惶失措，匆忙中一刀横劈，情急拼命，势不可挡！

断，一连夹了三次，刀断了三截，而这一刀才使到中途。

但这一刀使到半途，忽然断成三截，是给诸葛先生食中二指夹断

的，一夹

诸葛先生微笑道：“徐州快刀曹敬雄？”

这大汉情知逃也没用，长叹一声，弃刀恨声道：“你管我是谁，要

杀要缚随你便！”

，否则老夫自会遣人

诸葛先生轻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回去告诉你们的魔姑，

要诸葛的人头请她自己来取，叫人送死则是免



找她。”

那曹敬雄眼睛骨溜溜地转，不知如何是好，诸葛先生道：“去吧！”

伸手一推，曹敬雄立时飞跌出窗外，好一会儿才听见他爬起身来，再

呆半晌才飞奔远去。

白衣少年无情静静聆听那曹敬雄落荒而逃的声音，好一会儿，忽

然道：“我去追踪。”

诸葛先生摇头笑道：“曹敬雄显然直属于‘魔姑’的部下，‘魔姑’

的‘四方巡使’不会让人跟踪他回去的。”

无情“哦”了一声，道：“那么，只怕曹敬雄很快便回来了。”

诸葛先生叹了一口气。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巨飙般的声音，急划过静夜，红影一掠而过窗

前，诸葛先生蓦然一低头，一枚飞椎击空而打入墙内，墙碎裂，轰然巨

响。

椎尾连有一根钢丝，钢丝一抽，飞椎倒飞窗外，红影已不见，砰地

跌入一个人，黑夜又立时恢复了平静。

只听诸葛先生淡淡地一笑道：“来的是‘东方红衣巡使、幽魂索魄

椎’臧其克。”

无情双手一按桌面，借势欲起，诸葛先生道：“不必追杀，这件事

我迟早都要交给你办。”

无情望向跌落在地上的那人，腹中被击中一椎，血肉模糊，死状

奇惨，正是曹敬雄。

无情冷笑道：“这‘魔姑’对自己手下也恁地狠毒！”

诸葛先生道：“这‘魔姑’向来身份莫测。‘四大天魔’中，有谓

‘姑、头、仙、神’。‘魔神’淳于洋虽雄霸天下，论武功却不如‘魔仙’雷

小屈；‘魔仙’虽强，却强不过‘魔头’薛狐悲；而‘魔姑’据说比他们三

人更强，而且，还会施展狐媚之术，使这三大高手，都服服贴贴，为她

做事。而‘魔姑’是谁，只知道是年逾半百的女子外，其余的就不得而

知了⋯⋯跟她交过手的人，无一能够活命，死状奇惨⋯⋯”

无情道：“那她为何要杀世叔您？”



年前‘北城’老城主伤

诸葛先生笑道：“我是京城里‘四大名捕’的‘世叔’，她不杀我可

要杀谁？”

无情道：“若她亲自来杀您，是自取灭亡。”

诸葛先生道：“非也，今晚来的 刺客，是她声东击西之策，因

为她目前正在‘武林四大名家’之‘北城’处干那伤天害理的事。”

无情剑眉一扬道：“什么事？”

诸葛先生道：“制造‘药人’。”

诸葛先生又道：“不错。这‘魔姑’不但武功诡异，而且是东海劫

余门那一脉门人，擅于用毒，最可怕的是她可用毒物来迷失人之本

性，使其失去意志，为她所奴役，忠心不二，活着还不如死去，只听命

于‘魔姑’一人，是为‘药人’。”

无情冷哂道：“她敢打‘北城’的主意！”

诸葛先生道：“她还打算集手下魔徒们攻陷‘北城’后，制造‘北

城’的药人，再攻打‘四大世家’之‘东堡’、‘南寨’及‘西镇’，非赶尽杀

绝不可。”

无情道：“她与‘武林四大世家’有何宿怨？”

十年

诸葛先生道：“十年前此‘魔姑’已为患天下，‘武林四大世家’的

南寨主、西镇主、北城主合力围剿‘魔姑’，使其重伤，终被逃去。

后的今日，‘魔姑’自然是非雪此仇不可了。

她最重，而今她第一个便是找老城主之子报仇”

无情道：“‘北城’新任城主周白宇，内外兼修，剑法奇精，虽年轻

但亦绝不易惹啊！何况还有‘东堡’、‘西镇’、‘南寨’的人，四家联手

合击，只怕‘魔姑’、‘魔头’、‘魔仙’、‘魔神’也讨不了好。”

诸葛先生道：“这四大魔王此番出道，扬言要四大魔王取代四大

世家，自有一番周详策略。目下‘西镇’、‘南寨’两家人马，正在陕西

一带遇上天大麻烦，自顾不暇，‘东堡’堡主‘金刀无敌’黄天星亦已派

出堡中高手赴援，而他自己将会亲赴‘北城’营救。这四大魔王是算

准四大世家各遇奇难，无法联合才出击‘北城’的。”

无情道：“那么，‘魔姑’今晚来搏杀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以为她在



京城，刻意迎御，而不往‘北城’营救？”

诸葛先生道：“不错，她深知我们必会派人援救‘北城’的。而且

这‘四大天魔’作恶多端，专持劫精壮男子以供她药人之用，这件案

子，你我职责所在，也非管不可⋯⋯她今晚等于是告诉我们，她的人，

已潜伏在京城，而皇上这几天之内就要出巡，她可以随时命人对皇上

不利，这样以牵制我出动之念，使我得随时留在紫禁城，保护皇

上

无情冷笑道：“难道她忘了您座下的四大弟子吗？”

诸葛先生道：“她倒是不会忘记，可是目前冷血、追命、铁手皆已

远赴陕西，卷入‘西镇’、‘南寨’的漩涡，你虽是我座下最有名的高手，

可是行动不便⋯⋯”

无情道：“别人不知我，世叔定必知晓，我这一双腿虽已废了，可

是追缉侦查，向未有负重任。”

诸葛先生道：“不错，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派你去这一趟。不过

这一行十分凶险，你腿虽废但轻功佳，浸淫于暗器而疏于学武，这对

敌人来说，以为你腿不便而不知你轻功如此之高，自是防不胜防。但

你内力全无，这点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你那最后致人于命的一招，尽

可能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你的深谋远虑，冷血等亦不能与你相较，

只是未能真个无情，又不能洒然忘情，难免身受其苦。”

无情垂首道：“多谢世叔教诲。既是时机紧逼，我这就出发。”

诸葛先生道：“你若从京道人川，必会在陕西一带，遇着‘东堡’黄

天星等人，随他同行的，还有‘逢打必败’邝无极，‘飞仙’姬摇花，‘小

天山燕’戚红菊等人⋯⋯”

无情的眼睛不禁也有了笑意，“‘逢打必败’邝无极？这人据说武

功不弱，是‘东堡’的护堡高手，勇气十分，胆识过人，忠心耿耿，只是

打运不佳，每次都遇上武功比他更高的人，但对方也杀他不死，总是

给他逃得性命。他武功越高，遇到的对手偏偏也是武功更高，所以打

一次败一次，听说出道以来，已败过一百二十四次，难得的是他虽屡

战屡败，但毫不气馁，而且也从不找一些武功远不如他的人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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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物自西窗飞打而入。

后来也人人敬重他，打败了他之后，总是不忍杀他，白道中人敬他义

勇，黑道中人敬他不怕死⋯⋯可是素来重男轻女的‘大猛龙、金刀无

敌’黄天星怎么会跟姬摇花、戚红菊等在一起呢？”

药人了；戚红菊的兄长‘

诸葛先生道：“姬摇花的两个同门师弟，据说给‘魔姑’等抓去当

里一点痕’戚三功，也中了‘魔姑’的道儿，

横尸雪地，戚红菊正要找‘魔姑’算账！你知道姬摇花的那一张嘴，黄

天星是鲁直君子，又怎说得过她！”

无情道：“我明天就出发，想必能在三天内于陕西道上会合黄老

堡主等人。”

诸葛先生忽然脸色一沉道：“又来，这家伙一直在监视我们。”话

未说完，外面的寒夜风声中，忽然东面响起一道尽盖过其他风声的巨

，刹那间已至窗前，

诸葛先生飞身而起，飞椎自足底擦过，轰然钉入墙内。

椎打入墙，索链抖直，诸葛先生足尖踮链，竟随链飞泻向窗外去。。

那人一击不中，立时收椎，椎虽收，诸葛先生已至，那人蓦然见诸

葛先生已在身前，大惊！

手

诸葛先生一抓，那人弃椎急退，“嘶”的一声，诸葛先生在月色下，

上抓着一片红布，雪衣飘飘，而那红衣入已闪没在夜色中。

诸葛先生傲然立了一会儿，一翻身“细胸巧穿云”，毫无声息的已

落入房中。

有几行墨迹未干的字：房中无一人，烛光亮照，墙

魔姑手下，

二度截杀；

挫其锋锐，

先灭巡使！

诸葛先生在烛光中略有所思，微笑而喃喃道：“无情，你要西往

‘北城’，自然少不免一番恶斗，杀了‘幽魂索魄椎’，去一大敌，自是甚



那尖锐的、急促的、狂飙般

好。臧其克双椎成名，我已夺其一椎，尚有一椎也非等闲，你自小有

哮喘症，久战不支，希望这次西战群魔，平安就好，否则又叫我心怎生

得安？”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出道二十五年，跟随“魔姑”整整一十七年，

手上杀戮无数，但在一招间被夺去成名双椎之一，今晚尚是第一次。

他犹自心寒。因为他牢记得，诸葛先生随椎而出时，那一种英

华，那一股神采，他是断不敢撄其锋锐的，若不是当机立断，撒椎得

快，他就断断躲不过那一抓。

可是更令他心寒的是，以他“东方巡使”向以昼没夜行称着的轻

功，而今竟给人牢牢地钉上了。而且来人轻功又高又怪，仿佛是一飞

行的物体，急追半晌后又下沉，在地上一踮又飘在半空。浮沉起落直

追而来。

臧其克是听见几乎半里外有轻轻按地声，不断响起，始不在意，

但这声音竟渐渐近了，离自己不过百丈，难道是那在诸葛先生房中的

无腿少年？

臧其克几乎不敢相信，那少年脸色那么苍白，人那么瘦，连腿也

没生完全，竟能靠一双手之力，追上了自己？

臧其克心中一动：他听说诸葛先生座下四大高手，有一名就叫做

“无情”，容貌与传说正吻合。

藏其克忽然停步，嘴边带了个恶毒的微笑，既然杀不了诸葛先

生，先杀无情，也好向“魔姑”复命。

何况他最不喜欢被人跟踪的。

烛影椎风

无情的身形忽然在夜色里、寒风中冻结。

因为他忽然失去了臧其克的踪影

的风声，已不可闻。

无情略一犹豫，双手向地一拍，三起三落间，又飞行数十丈，然后

第二度僵住。

因为他发觉杀气侵衣、侵肤，简直要侵入骨子里去了。



论要与“魔姑”决一胜负了。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生平杀人无数，虽未出手，但似无情这等

人，早已感觉得出杀气来

无情停顿，只见这是一片旷野，他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几棵树，

月色自树叶间，冷冷洒下来。

臧其克必定就在其中一棵树上，待机欲动，且一击必杀！

可是无情不知道对手在哪一方向的树上、哪一棵树上、哪一枝

上！

万一判断错误，他自知仅凭他的轻功，未必能躲得过那夺命的一

椎！

但臧其克是“魔姑”手下“四大巡使”之一，若他连臧其克也制不

住，更

截杀！无情惟有等待。等待那致命的一击来临前，先

臧其克冷眼看着无情以双手一按一拍地迫近，他惊讶的是：居然

有人废了双腿，轻功仍那么好！江湖中人知道无情年少多谋，暗器无

双，而且善布制机关，他坐的轿子，如非一流高手，根本靠不近一丈

内，就算他贴身的四童，也武功奇精。

只是他从未听说过，无情的轻功也这么好

他暗暗为无情惋惜，因为他将要脱手的这一椎，就立即要了这少

年的命！

他已经从无情的身法中看得出来，无情虽轻功不错，但内力不

足，功力浅薄，断断接不下他这一椎的！

更何况他在暗处，敌方在明，只要椎先发，无情便躲不及！

无情毕竟不是武林泰斗诸葛先生。

臧其克暗蓄功力，准备在无情下一次跃起之前，一椎必杀。

他只有这一椎，另一椎已被诸葛先生一招夺去。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刹那，无情忽然停滞下来，全身每一寸每一分

都是防卫

这一停，就再也没动过；仿佛全身已融在月色中，再也化不开

一

般。



难道，难道这少年已知道他隐身此处不成？

臧其克暗中捏了把汗，他平生对手无数，竟从未有一人，像无情

给他的威胁这么大！

究竟他是猎人，还是无情才是猎人？

究竟谁是猎物？

烛影椎风

无情没有抬头，但耳朵在听，十丈以内的一叶落声，他都可以听

得见，偏偏听不见臧其克的呼息声。

而他自己的呼息却慢慢急速了，紧张对一个功力不深的人来说，

是最大的压力。

可是无情的外表很冷静，月色西垂，已过四更，无情知道不能枯

候下去。他在明处，而敌手在暗处，除非他使敌手也在明处。

敌手当然不会自动地走出来，但只要他发出任何声响，无情便能

确定他在哪里了。

无情忽然冷冷地道：“‘幽魂索魄椎’名动江湖，今晚我只见其幽

魂本色，不见其索魄本事！”

旷野无声，连一片叶子也未曾落下。无情冷冷道：“‘魔姑’座下

的‘四大巡使’也不过如此，我看‘魔姑’也不过虚有其名罢了。”树无

声，冷月斜照。

无情继续道：“不过我看南方、西方、北方巡使，不至于像这位东

方巡使那么畏首藏尾，只怕丢人现眼了。”

依旧是一无声息，无情额上有微汗。

无情笑道：“臧其克，你既然没有胆量，少爷我可要走了。”

乍然急风陡起！

烛影椎风

急风来自东面三棵大树中央的一棵上，不起则已，一起破空划

出，尖锐、急迅、势不可挡，正是夺命飞椎！

无情本面向西南，风甫起，他的手已向东面急挥！

手一挥出，脸已向东，只见飞椎破空而来，他真的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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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抬目，只见白衣少

可是他手挥出的同时，白光一闪！跟着惨呼响起，飞椎中途软

落，离无情身前不过尺半。
“

”地一人自树上跌下，一身红衣，但胸前更红，血红！

一尺长的利刃，薄而细，完全没入臧其克的胸口！

只有这么长的刀，才能即时击溃臧其克的功力。

臧其克倒下，充满不信与绝望他在地

年无情冷然地贴近他，把飞椎轻轻放在他身侧，问道：“你有什么话要

说？”

臧其克痛苦地望望胸前的刀，无情会意，拔出利刃，鲜血飞喷，只

听臧其克嘶声道：“‘魔姑’会为我报仇的

无情淡淡地点了一点头；臧其克的嘶声在寒夜中断。无情仰望

长空，他知道有更遥远更艰难的路要走。

”





，薄唇紧抿，

陕西道上，烈日当空。。一列行人，在小道上艰辛地走着，一共是

十六匹快马。。

髯大汉，手持一面大旗，大旗上首先的一匹马上坐着的是一名

绣有一条金龙，龙爪上抓着一柄大刀，刀上刻有“黄”字，正是“东堡”

撼天堡堡主黄天星的旗帜。

这大旗之后有两个人，各据一匹高大神骏的马，左边的人年已花

甲，但神采凛然，白髯如戟，不怒自威；右边的人短小精悍，肌贵如铁，

斤以髯满脸，目不斜视，右手则持着一枝丈八长戟，看来怕有五

。

左边的这人正是“大猛龙、金刀无敌”黄天星，右边的是“东堡”副

堡主“逢打必败”邝无极。

分

青童背后有两个人，两位妇人，衣饰一红一黄，极是夺目。右边

的人，身着淡黄劲衣，目光流盼，风情而不妖冶，举手投足间俱有

娇美，五分慵懒，二分妩媚与一分英挺。左边的妇人，比右边的妇人

还要年轻一些，约莫二十六岁，一身红衣劲装，剑眉紧

鬓上一朵披孝用的白花，有一种淡薄如冰霜的杀气，后面有四名红衣

女子，背负长剑，紧随其后。

”姬摇右边的妇人正是江湖上人称神出鬼没但美若天仙的“

花，左边的却是使武林中人又爱又畏的“小天山燕”戚红菊。

除先行的壮丁及青童，与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与四名

侍女外，后面还有六名黄衣大汉，各配带不同的兵器，精壮勇悍，骑在

马上，英武生风。正是“东堡”的六名护院高手：“过关刀”尤疾，“钱塘

蛟龙”游敬堂，“暗器漫天”姚一江，“过山步”马六甲，“雷电锤”李开

山，“碎碑手”鲁万乘。

这一行十六人，出现于西川道上之右栈道，经大散关，再至褒城，

绕剑门，出凤翔，入留坝县，紫柏山上，便是“北城”舞阳城了。

“东堡”撼天堡与“北城”舞阳城是三代世交，而今“北城”有难，

“东堡”自是全力出动赶赴救援。

宝鸡镇在望。“逢打必败”邝无极抹了把汗，骂道：“妈拉巴子，这



咱们少惹她。”

种天气硬是要命，日寒夜冻的，护那圣僧三藏赴西天之行也不曾这样

熬炼法！”

黄天星年纪虽老，但精力充沛，朗声笑道：“这种天气，还难不倒

咱哥儿俩，记得咱们曾赴黑龙江混过，西藏盆谷熬过，还不是活生生

地把敌人的首级带了回来！”

后面的青童忽然小声叫道：“老爷，老爷。”

黄天星兴致方高，好不耐烦地应道：“什么事？”

青童悄声道：“您老人家当然不累，可是后面的六位姐儿们⋯⋯

她们可没老爷的功力呀！”

黄天星愕了一愕，才叹道：“真麻烦，真麻烦，跟娘儿们一道走，总

是麻烦得紧！”

邝无极道：“不如到了宝鸡镇，就打发她们走。”

黄天星摇首道：“打发她们？二弟，不容易哪，这两个娘儿们的

嘴，可尖厉得很，一个说我不够江湖道义，一个说我瞧不起巾帼英雌，

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

忽然一阵蹄声，只见姬摇花与戚红菊双双策马奔近，姬摇花笑

道：“黄老英雄，怎么啦？大热天，你老嘀咕些什么？”

黄天星勉强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戚红菊冷冷地道：“我们不必休息，只要黄堡主主张赶路，我们就

赶路，我们累不着别人的麻烦。”

邝无极笑逐颜开地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戚红菊冷冷地瞪他一眼，便与姬摇花落到后面去了。

邝无极满不是味道，向黄天星道：“大哥，这女人可不近人情得

很。”

黄天星道：“老二，这戚红菊的兄长‘千里一点痕’戚三功在三个

月前死于‘魔姑’之手，听说拿去制药人去了，七天前她的丈夫‘凌霄

飞刀手’巫赐雄也惨死于‘魔姑’手下，她与巫赐雄的感情虽坏透了，

但毕竟他们是结发夫妻啊，心情坏是难免的

邝无极正想说话，忽然破空急啸，一物直射黄天星。



黄天星翻手按住，座下白骑长嘶倒退，黄天星却在鞍上纹丝不

动。

邝无极反手抄起丈八长戟，飞上小丘，怒叱一声，宛若焦雷：“滚

出来！”

姬摇花与戚红菊皆双双策骑到了黄天星身侧，只见黄天星脸色

凝重的招招手，邝无极立即下来，黄天星手上夹着一支箭，箭头摊着

一张皱纸，纸上书有血字！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一入宝鸡

永不超生

且名“淳于”二字，旁边又有四道闪电的构图。姬摇花变色道：

“是‘魔神’淳于洋！”

戚红菊冷冷地道：“还有他身边的四大护卫‘行雷闪电、四大恶

神’！”

邝无极忍不住道：“两位若是害怕，现在折回去还来得及，我请马

护院、鲁护院相送。”

戚红菊冷冷地盯住他，道：“邝副堡主，希望你以后莫要说这种

话，否则，恕戚红菊要先与你较量一场！”

邝无极心中也有气，仰天长笑道：“我是为你好！好！如果要打

架，我邝无极怕过谁来！”

黄天星沉声道：“大敌当前，两位还要自扰人心，是跟我黄天星过

不去么！”

姬摇花柔声道：“‘魔神’虽是‘四大天魔’中武功较弱的一个，但

其力大能开碑碎石，其武功深不可测，他手下‘四大恶神’也是不弱，

现下黄老英雄有何打算？”

黄天星道：“‘打算？我们今晚就在宝鸡镇住下来，以逸待劳，结



网捕鱼，反正迟早都有一战，不如先在此逐个击破！”

战魔种

“东堡”饮誉江湖，名列“武林四大世家”之首，自然是名下虚传，

走惯江湖。他们在镇中最大的一家客栈住下来，人未进店，已把店中

前后左右的情势打量得一清二楚，人未入房，全店自掌柜到伙计及至

房客，俱已有了个关照，行李尚未放好，各方的防卫布置已安排妥当；

不管是饮食起居，都由“东堡”的人亲自监督。

这都只为了确定一件事，就算有人想在茶里下毒，也要他立时血

溅五步。

黄天星早已遣人发下银子，请店中客人另投他店，并发下银子以

安店家之心，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也绝不会贸然出来，免造成混乱情

况。

入夜，静无声，宝鸡镇的人都习惯早眠。

这“平安客栈”里却灯火通明。衙门的公差早都闻讯来过，但知

道“东堡”堡主黄天星已在此，便都没有他们插手的份了。

这小镇里的二三十名公差，只怕还拿不下“东堡”的一名护院高

手，除非是请县衙门的捕快，但那最快也是三天后的事，何况黄天星

饮誉江湖，镇长只望一切平安，切莫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就好。

减魔种

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四人同坐一桌，桌上有酒有菜，

但他们却吃的很少，黄天星与邝无极正在纵论江湖沧桑史，姬摇花与

戚红菊却在细细地谈、轻轻地笑。

外面天色阴暗、风雨欲来。

邝无极打开窗子，只觉风寒且陡，酒意为之一醒，招一招手，屋脊

上立时冒出一人，腰插长刀，正是“过关刀”尤疾。

邝无极道：“风声？”

尤疾道：“全无。”

邝无极点了点头，尤疾又隐没在黑暗中。

邝无极回过身来，关上了窗，只觉外头风更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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